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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书之展，人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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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展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文
化盛会——很多书从这里出发后走向
了世界，很多人从这里迈上舞台后就一
发不可收，很多编辑从这里起步后从小
白磨砺成了职业出版人，更有很多出版
者从这个盛会里汲取能量成就了长远
的发展。2013年身为编辑小白的我，第
一次参加上海书展，12年来，亲历和见
证了不少书展里成就的“大变局”。

2015年，书展里成就“大变局”。
作为在上海的出版机构，每年在上

海书展推出新书，有如年度工作汇报，
是一项极为隆重且有仪式感的事情。
作为编辑，书展前的三个月总是有一场
场硬仗要打。2015年上半年，我的战场
是《晚明大变局》——樊树志教授的一
本新著。虽然我已经有两年半工作经
验，但独自驾驭30余万字的重磅图书，
还是颇为忐忑。尤其在撰写书展海报
文案、提炼图书核心价值时，总是感觉
笔端力度不够。好在有樊树志先生的
包容和领导、同事的支持，新书发布会
非常顺利。我长舒了一口气，在新“战
袍”陪伴下，我度过了人生中的一个重

要时刻。
新书发布会一结束，我开始收到来

自媒体朋友的热烈反馈。在《晚明大变
局》一书的托起下，我在上海书展遇到
了自己的人生变局——开始忙碌于配
合媒体的工作之中：反复提炼修改新书
介绍材料，和樊树志先生准备各媒体的
访谈，安排樊先生的讲座活动，精选书

摘以及邀约并自己锻炼撰写书评，等
等。我们从8月书展一口气忙到年底。

可喜的是，《晚明大变局》到年底共
入选了30多个月度好书榜及17个主流
媒体的年度好书榜，当年销售6万余
册。而我本人，思路和视野也随之打开
了不少，向全流程的成熟编辑迈出了一
大步。2015年的上海书展，成就了《晚
明大变局》，也成就了我的人生变局。

2022年，坚守中开启的“大变局”。
这一年，当“上海书展将于11月18

日至22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消

息传来，所有出版人都动容了——这
一决策充分体现了“大上海”对文化发
展的担当、对治理能力的自信和对出
版事业的坚守。作为一向热爱书展的
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团队，更是为之振
奋和雀跃。
这年书展，上海聚珍代表中华书局

举行了“中华经典通识（第一辑）”等五

场新书发布会。其中，诞生了一场具有
“跨时代”创新意义的活动。

2022年可以说是上海出版业的“线
上元年”。是年，很多出版社的读书、讲
座等活动都搬到线上，我们团队也是如
此，不仅建立了直播专栏“书话对谈‘聚
珍3+1’”，还制作了70余条历史文化小
视频，以线上公益活动回馈社会。就是
这种奋力迎接新挑战的举措，让我们在
上海书展开启了新篇章。
就在《敦煌守望四十天》新书发布

活动的前一天得知，作者在苏州、嘉宾

周立民馆长刚从外地回沪，按照当时的
防疫政策，都不能亲临书展现场。当我
们确定要尝试在书展中央大厅做一场
多方连线的活动时，被告知书展从来没
有举办过这样的活动，连线失败或者突
发故障的风险非常大。经过聚珍团队
的技术攻关和多次试验，我们终于顺利
完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创新活动——
作为主持人，我独自站在中央大厅，和
屏幕上的作者、嘉宾进行对谈互动。
很多时候，创新是被逼出来的，也是

被坚守催发出来的。上海书展这场线上
的活动，正式开启了我们的工作新篇章，
此后不仅线上活动成了常态，而且我们
开始有意识地将工作搬运到线上。

2025年书展，期待这方魔力场中
酝酿新的“变局”，期待更多的好书、好
作者、好编辑从这里吹响号角，从这里
出发。

贾雪飞上海书展里遇见“大变局”

传统“师傅带徒弟”的学艺方式，大
多表现为学生给老师打工，如五代钟隐
向郭乾晖学画，“讬馆寓食于其家，甘从
服役……阴伺其画而心得之”；近世程
砚秋先生向荣蝶仙学戏，更加服劳役。
这种教学方式，从今天学校教育的立场
看，似乎是“老师剥削学生的劳动力”。
可是，当时的学生却多视作最好的学习
方式并对老师感恩不尽。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的

三十年间，我的主要学历都是在为老师
“打工”中度过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我
学到了许多，今天想来更使我感到实在

是老师们在为我“打工”！此中，尤以相伴《辞海》编纂
五十年的体会为最深。
大约是1975年，《辞海》第三版的编纂正式启动。

美术学科主要由上海中国画院的孙祖白、邵洛羊、翁闿
运等负责。复旦大学的伍蠡甫先生是画院的编外画
师，擅长艺术史研究，所以也参与了负责工作，但不常
去。当时的我还在农村种地，因爱好传统文化尤其是
书画，所以农闲时常去画院向老先生们请教。看到孙
先生他们在编《辞海》，列条目、查资料、写文稿，有条不
紊地忙得不亦乐乎，所以也凑了上去，偶尔插几句话、
问几个问题。孙先生见我好学又略有悟性，便叫我打
下手，到资料室陆俨少先生那里查些文献，或把已经成
文的条目排个次序……很得老先生们的好评。
孙先生与唐云先生在同一画室，两张大画桌对面

并排。我本来爱好唐先生的花鸟画，现在又对美术史
发生了兴趣，孙先生便向唐
先生夸奖我。为此，唐先生
后来还送了我一册商务印书
馆1936年版的傅抱石《中国
绘画理论》。这本书中的许
多观点我后来常有引用，但
由于并世的美术史家们似乎
都没有见到过这本书，竟说
我所引傅的话是没有依据的
伪造，傅根本不可能讲这样
的话，云云。所以在傅逝世
五十年后，我便让天津人民
美术出版社再版了此书；而
1936年的那本商务版至今
还保存在我的手中，只是纸
张脆到不能再翻动了。
不久，《辞海》第三版和

“艺术分册”先后出版，我虽
未在书中列名，但因实质性的参与，极大地扎实了我美
术史的基础，并考上了浙江美院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孙先生已不幸去世，伍老、邵先生等继
续为辞书出版社编写《中国名画鉴赏大辞典》《中国美
术大辞典》和《辞海》的第四、第五版，我便以编委的身
份正式参与了，“打工”也打得格外卖力。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邵先生的推荐下，我承担了

《辞海》第六、第七版和正在进行中的第八版的主编工
作。因此，我又成了《大辞海·美术卷》的第一主编、《美
术辞典》的主编和《中国名画鉴赏大辞典》（珍藏版）的
主编。所有这些成果，实际上都是在前辈们既有成果
的基础上，利用今天更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更先进的方法
手段加以精益求精而来的。如果说，当年的这些成果，
是作为学生的我在为老师们“打工”，那么，今天的这些
成果，不正是老师们为我“打工”的结果吗？当年，名列
编委而有机会帮老先生打工的年轻人不止我一人，唯有
我打得最用心、用力，不少人认为我这样做很傻、很吃
亏。但随后收获的丰硕成果证实了“吃亏是福，舍出即
得”的古训！今天的学校教育中，学生是否愿意而且明
白这样为老师“打工”，实际上是老师在为你“打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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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书展即将落下帷
幕，连续二十一届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办。读者踊跃，观者如潮，呈
现出申城人们热爱读书，热爱生
活的场景。先祖郑逸梅在2016、
2017、2018、2023、2024及今年的
书展中都有书籍出版发布，我与
文坛的学者们为先祖书籍，举办
了数次签售活动。

人们爱书喜书的热情，使我
不禁忆起潘景郑老先生……

潘老先生（1907～2003）乃著
名版本学家、海内藏书家，“宝山
楼”藏书拥有者之一，系苏州潘氏
滂喜斋主人潘祖荫之侄孙。

老先生于版本目录的研究和
考证功力极为精深。例如，唐五
代刻本，宋辽金元刻本，明刻本，
清代精刊本，巾箱本、套印本、书
帕本，以及手稿原本、后人传抄本
等，一经寓目，立能审辨。王佩诤
先生所著《续补藏书纪事诗》中，
为潘老列有专条，其诗云：“滂喜
斋溯收藏富，金薤琳琅旧雅园。
渊博当今刘子政，玄箸超超七略
存。”并附识：“潘子景郑为伯寅尚
书后人，富藏书，撰有《著砚楼书
跋》，为当世所尊重。”将其比作汉

代校书天禄阁、知识渊博震古烁
今的刘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

到访老先生寓所。因距我家较
近，传递书籍物件时亦常前往。
初次登门造访，颇感好奇，整个房
间堆满了书籍。老先生身形清
瘦，操一口吴侬软语，待人彬雅和
蔼，毫无骄
矜之态。交
谈中得知，
他十六七岁
时曾向吴癯
安（梅）先生学习词曲，二十岁后
从章太炎先生习训诂之学。章太
炎先生居苏州时创办章氏国学讲
习会，潘老先生担任讲师并负责
编辑《制言》杂志，自首期至第六
十三期。抗战爆发后，太炎先生
已逝，其夫人汤国梨与门生在沪
上创办太炎文学院，老先生依旧
执教其间……他还曾客串昆曲，
请教过俞粟庐老人，几度登台，神
采奕然。潘老先生多才多艺，于
训诂、目录、金石、词曲等学问，俱
有精深研究。
老先生曾为拙作题词二帧：

甲子年（1984）题红梅四尺整幅，

戊辰年（1988）题昙花图。此二
画作后均转赠先祖在香港的老
友。老先生词曲俱佳，为拙画增
色添彩。

同是苏州人，先祖时常在谈
话中提及潘老先生。潘老交往
的友朋中不乏著名学者，如郑振
铎、汪东（旭初）、黄侃（季刚）、钱

玄同、吴承
仕、王佩诤
等，他们常
相互切磋，
获益良多。

老先生家中藏书二十余万册，
摘拾英华，学问宏博。其自著
及编校之作有《著砚楼读书札
记》《说文古本考外补》《词律校
异》《词选笺注》《图书金石题
跋》等，不胜枚举！为纪念其亡
兄潘博山，还编印《明清画苑尺
牍》、《元明诗翰》等，均为绝世珍
稀之文献。

先祖还曾提及潘老之收藏，
除金石图书外，蓄砚四五十方，其
中有宋代王著砚等，其斋名“著砚
楼”便由此而来。所藏诸多珍贵
孤本、善本图书及金石拓本万余
种，若干年后悉数捐赠予上海图

书馆。潘老曾延请丹青名家唐
云、陶冷月、申石伽、凌万顷、朱梅
村等绘制《寄沤填词图》，凡数十
帧（笔者亦忝列其中），先祖为之
作序。《寄沤词稿》积存二三千首，
无不逸宕精严，奇气历落。老先
生自己爱好珍藏把玩，无意出版
问世；至今十多年过去，此批珍贵
画作是否已捐赠抑或散失，就不
得而知了……

今年适逢先祖父郑逸梅先生
诞辰130周年，五月间于艺苑真
赏社举办“逸梅藏扇、有慧画扇”
展览，同时首发由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郑逸梅友朋
尺牍 郑逸梅家藏尺牍》一书。书
中收录潘景郑老先生与先祖父往
来通信数百通，言辞风雅，谈古论
今，互赠书籍，惺惺相惜，极具研
究与探讨价值。

潘公身兼藏书家、版本目录
学家、古诗词家于一身，其严谨
的学术品格、深厚的治学功底以
及爱书藏书的精
神，实为当代学
人之楷模，值得
我们深切学习与
敬仰。

郑有慧

书展忆潘景郑老

南宋初夏，台州人戴
复古，去张姓友人家中做
客、喝酒，即兴吟诵：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

梅天气半晴阴。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

尽枇杷一树金。

这首诗，标题为《初夏
游张园》。戴复古的张姓友
人，名字不详。上海也有张
园，紧邻南京西路、威海路，
主人姓名载入上海史：张叔
和。一八八二年，三十二
岁，他以巨资购得此一地
块，筑楼台、建假山、掘池
塘，供家人在二十余亩园林

里避世逍遥。张园全名“张
氏味莼园”，系于一个典故
“莼羹鲈脍”。张叔和原籍
无锡，最初供职于上海招商
局，厌倦倾轧，改走商途，才
有实力构建张园，体会晋人
张翰的乡愁归思。

一八八五年，张园开
放，成为华人自由出入的
海上名园，每张门票洋银
一角，儿童免费。此前，上
海西式公园，有“华人无西

人同行，不得入内”之规。
张园内，贩夫走卒纷

纷然，达官贵人翩翩然，看
花、赏鱼、观虎豹，乘舟、饮
酒、做生意。孙中山、蔡元
培等名流发表演讲，呼吁共
和、进步。四万余人激愤聚
集，举行“剪辫子大会”。关
涉女性解放议题的“裙钗大
会”，振聋发聩。霍元甲打
擂台，一拳击倒西洋武士，
成就英名。梅兰芳唱堂会，
水袖扬、媚眼飞，柔声咏叹
良辰美景奈何天，轰动上海
滩，确立其名角地位。刘海
粟率上海美专师生，举办中
国首次裸体模特画展，惹
一场小风波……上海的现
代性构建，与张园有关。
民国时代的《点石斋画报》、
小校场年画、月份牌，屡屡
可见以张园为背景的画面：
轿车内并肩欢笑的情侣，下
班后逛街的职业女性，霓虹
灯映照的商业广告……

一九一八年后，张园
没落。这一地块，改建成
高档石库门社区，拥有二

十八条弄堂，统称“张家
花园”。居民身份不凡，
银行职员、记者、影星、商
人、文人等。渐渐成为各
阶层市民共存的空间，且
有工厂、学校、法院，夹杂
其中。车床隆隆，读书声
琅琅，法槌铿锵敲击桌面，
喧嚣与怨怼并存，逼仄与
苦闷叠加。

眼下，这一区域改建
为多种功能融会的商业综
合体，恢复“张园”旧称，咖
啡馆、酒吧、餐馆、珠宝店、
画廊并立……红砖墙、老
虎窗、巴洛克风格的廊柱、
巨阔闪光的落地玻璃窗、
长廊下走过的一个窈窕背
影……这一切，进入镜头，
为未来的回忆提供细节、气
氛和佐证。
《初夏游张园》中的园

子，大概比较小，一瓮酒，
能让满园飘香。戴复古游
罢那一个南宋张园，上路，
继续漂泊江湖，但必须停
步于淮河。眼巴巴眺望北
方，马蹄声、腥膻气隐隐袭
来，“难禁满目中原泪”。
作为陆游门生，他热血难
凉，寸心耿耿。尽管不走
仕途，仍神追杜少陵，心系
苍生，对“乱蝉无数噪斜
阳”很反感。不闻秋鹤唳，
那就自己大声吟唱。

秋风起，台州的柑橘
熟了。想家，戴复古迢迢
奔回海边故园。待柑橘树
的枝条轻松了、空了，又起
身远行。途中，随时停步
口占，由身后紧跟的童仆
速记，如“白鸟一双临水
立，见人惊起入芦花”。新
作每每集成一册，雕刻出
版，即风行坊间，戴复古诗
名广播江湖，达四十余
载。依靠才华，一个人也
能获得温饱和尊严，真好。
《送张子孟》，是戴复

古的另一首诗作，我喜
欢。那张子孟，若知晓自
己曲径通幽、跟随诗人抵
达二十一世纪，肯定开
心。在张家，戴复古得到
款待和暖意，乘醉写下送
给主人的句子：“心平无险
路，酒贱有欢颜。早作还

乡计，高堂鹤发斑。”
秋已至暑未散，在张

园，与朋友聚会，对着一壶
黄酒说风凉话，顿觉凉爽
许多。回家，继续读少陵、
陆游、戴复古。

汗 漫游张园小记

近日在整理书橱时发现
一张1999年7月1日三联书
店的购书打印发票，清晰地
记录了当日我在该书店买了
《历史的真实》《十面埋伏》
《中国黑道（上中下）》，共121元，其中购
书券抵扣100元。当年单位发的书报费
大多是代币券。三联书店店址的前身是
“上海书店”，在经济不宽裕、手头拮据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海书店
淘旧书还是蛮过瘾的。

1974年1月24日，我在西藏
中路新华书店看到一套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丛
书”，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共十
册，我想买一套又想省点钱，于是在该书
店买了一本《洋务运动》，价格是0.18元
（只有该书封底印有十册书清单），接着
赶到淮海中路上海书店淘旧书，遗憾的
是当天只淘到六本，直到1974年11月5

日才在上海书店淘到最后
三本。我算过一笔账，如买
全套的新书需要1.55元，我
这套一本新、九本旧的全套
十册书共花了1.01元，节约

了0.54元，1974年的0.54元对一个中学
生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以吃一
星期的奢侈早餐了。有趣的是1974年
11月5日淘到的旧书《太平天国革命》一

书在毛主席语录页下签有“张某
某购于1973年11月5日”的记录，
该老师应该是看完就卖掉资金周
转再买新书，而不是像我看完即
藏的只进不出者。
上海书店售出的旧书封底都会盖上

两个章，一个是直径2厘米的圆形“上海
书店”章；另一个是长2.5厘米、宽1厘米
的长方形章，上面是“上海书店”四个字，
中间是“淮”字，下面是旧书价，上中下排
列整齐清晰，一目了然。

仇志强

淘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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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郭 影

参加《上海出版

年刊（2024）》首发
式暨座谈会，受邀

讲述这卷年刊的编

纂情况。


